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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

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 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１）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并且走

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 （２）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 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 抑

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 （３） 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 信息

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４）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

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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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下文简称 “十四

五” 规划纲要） 提出，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 “以服务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为导向，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生产性服务业具备中间投入性、 知识技术

密集、 与制造业关联性强等显著特征， 是连接制造业各个生产环节的 “黏合剂”。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内

对外开放在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 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明确提出， 中

国制造业 “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因此，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实施制造强国

战略的政策背景下， 深入探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不仅

有利于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而且能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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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相关的一类文献是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或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联动影响的研究。 既有文献

主要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或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１－５］， 或者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

出口绩效的影响［６－８］。 同时， 主要采用三类方式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或者服务业开放程度： 第一类是运用服

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或服务贸易的数据构建反映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指标［２，５］； 第二类是将中国服务业外资

参股政策的调整进行量化以体现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演变［７］ ； 第三类是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发布的服务业管制指数或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刻画服务业的开放程度［６，９］ 。 需要指出的是，
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或服务业开放的衡量维度方面， 现有文献主要从对外开放的维度进行研究， 并未

将对内开放这一维度纳入研究范围， 并且缺少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

研究。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关于测度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研究。 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升级意味着制造业由加工、 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向研发、 设计、 品牌建设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具

体体现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的深化和分工地位的提升。 豪斯曼等 （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１０］提出了出口技术复杂度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计算方法， 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一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可以衡量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实

际贸易利得和附加值创造能力［１１］， 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的重要表现。 胡梅尔斯等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提出了垂直专业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概念， 即

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进口中间品投入量［１２］， 是跨国生产分工的度量标准。 库普曼等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基于增加值贸易理论， 构建了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和 ＧＶＣ 参与指数， 分别度量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参与程度［１３］。 约翰逊和诺格拉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 以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

的比率， 衡量了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１４］。 王等人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实现了国家—部门、 双边、 双

边—部门等多个层面总贸易流量的分解［１５］。 随后， 王等人 （２０１７） 根据是否涉及跨境生产和跨境次数的

不同， 将国家—部门层面的总生产活动划分为四种类型， 并基于前向产业关联和后向产业关联， 构建了

国家—部门层面的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和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１６］； 同时， 从生产过程复杂性的角度定

义了生产长度的概念， 即从一国特定部门的原始投入到另一国特定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平均生产阶段

数，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１７］。
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背景下， 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情以及投

入产出关系下紧密的产业关联， 利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数据， 系统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相较于已有文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扩展生产

性服务业开放的衡量维度， 契合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双重视角， 系统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第二， 选

取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 ＧＶＣ 分工地位等多个指标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进行细致

刻画， 并将上述指标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纳入同一研究框架； 第三， 进一步从细分生产性服

务业的角度， 剖析不同类别生产性服务业的双向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影响； 第四， 通

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提升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作用机制。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十四五”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提高国际双向投资水平” “以高水平双向投资高效利用全球资源

要素和市场空间”。 基于此， 本文分别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和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
的角度， 对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进行阐释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不仅与

自身行业双向投资水平密切关联， 而且更是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 因此， 本文聚焦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有待经验检验的中介传导渠道， 论证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 然后对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影响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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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制分别展开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当前， 全球价值链分工趋于细化和深化， 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中间投入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的关键所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紧密融合， 多样化的生产性服务深度嵌入制造业的生产过程［１８］， 而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有利于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１９－２０］。 生产性服务是制

造业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中间投入［４，２１］。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制造业企

业的边际生产成本［２２－２３］， 进而使制造业企业能够设定更高的成本加成率； 另一方面， 体现为制造业所使

用的服务型中间投入要素的质量得到提升， 且最终产品质量与中间投入要素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２４］，
即最终产品的质量越高， 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越强， 从而有助于制造业企业设定更高的产品价格。 同

时， 最终产品价格的提高也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 这也是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附加

值环节的重要路径［１１］。 由此可见， 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二）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具备软要素密集的行业特征， 以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 不仅拥有先进的

信息技术和较高的科技创新能力， 而且承载了密集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能够

将知识密集、 信息密集和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引入国内市场， 内含于生产性服务中的知识、 信息、
技术等软要素能够产生较强的外溢效应［２５］ ， 从而有助于促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提升国内

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进而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不仅如此，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将

使更多全球范围内提供优质且高效的生产性服务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与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展开竞争，
从而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５］ ， 促使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加快技术创新［２６］ 。 这也将

有助于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而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基于上述理

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升级。
（三）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２７］。 在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

中，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服

务型企业的对外投资， 也是其全球学习的过程［２８］。 特别是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使其能够近距离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先进技术、 服务模式和经营理念， 并且生产性服

务包含的知识、 信息、 技术等软要素具有较强的外溢性，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所引致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这增强了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提升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除此之外， 人力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

走出去， 高层次技术人才将其学习的知识和技能传播到国内生产性服务企业中， 由此为提升国内生产性

服务技术水平和提高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效率发挥积极作用， 从而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

环节攀升。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２：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也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促进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升级。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实证检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如式 （１） 和

式 （２） 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ＧＶＣ ｊｔ ＝ α０ ＋ α１ ｓｅｒ＿ｉｎ ｊｔ ＋ αＸ ｊｔ ＋ 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ε ｊ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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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 ｊｔ ＝ β０ ＋ β１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 βＸ ｊｔ ＋ 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ε ｊｔ （２）
其中， ｊ 表示制造业行业， ｔ 表示年份。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ｊｔ 表示 ｔ 年制造业行业 ｊ 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

具体分为前向参与度指数 （ ＧＶＣＰｔ － ｆ ）、 后向参与度指数 （ ＧＶＣＰｔ －ｂ ） 和分工地位指数Ⅰ （ ＧＶＣＰＳ ）。
核心解释变量 ｓｅｒ＿ｉｎ ｊｔ 表示 ｔ 年与制造业行业 ｊ 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外开放指数；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表示 ｔ 年
与制造业行业 ｊ 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对内开放指数。 Ｘ ｊｔ 表示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合， ｙｅａｒｔ 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ε ｊｔ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指标度量与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１） 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 本文采用王等人 （２０１７） ［１６］ 的研究方法对中

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进行测算。 在国家—部门层面上， 基于前向产业关联和

后向产业关联， 对国内增加值 （ Ｖａ′ ） 和最终品产值 （ Y′ ） 的分解可分别表示为：

Ｖａ′ ＝ Ｖ^ＢY ＝ Ｖ^ＬYＤ}

Ｖ －Ｄ　

＋ Ｖ^ＬYＦ}

Ｖ －ＲＴ　

＋ Ｖ^ＬＡＦＬYＤ}
Ｖ －ＧＶＣ －Ｓ　

＋ Ｖ^ＬＡＦ ＢY － ＬYＤ(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Ｖ －ＧＶＣ －Ｃ

（３）

Y′ ＝ ＶＢY^ ＝ ＶＬY^Ｄ}

Y －Ｄ　

＋ ＶＬY^Ｆ}
Y －ＲＴ　

＋ ＶＬＡＦＬY^Ｄ}
Y －ＧＶＣ －Ｓ　

＋ ＶＬＡＦ ＢY^ － ＬY^Ｄ(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Y －ＧＶＣ －Ｃ

（４）

其中， Ｖ －Ｄ 和 Y －Ｄ 均表示国内创造并被国内最终需求吸收的增加值， 未涉及国际贸易； Ｖ －ＲＴ 和 Y －ＲＴ
均表示在最终产品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 Ｖ －ＧＶＣ －Ｓ 和 Y －ＧＶＣ －Ｓ 被定义为简单的 ＧＶＣ 活动， 表示仅

跨境一次的跨国生产活动； Ｖ －ＧＶＣ －Ｃ 和 Y －ＧＶＣ －Ｃ 被定义为复杂的 ＧＶＣ 活动， 表示至少跨境两次的跨国

生产活动。
在此基础上，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指数 （ ＧＶＣＰｔ － ｆ ） 和后向参与度指数 （ ＧＶＣＰｔ －ｂ ） 的计算公式

分别为：

ＧＶＣＰｔ － ｆ ＝
Ｖ －ＧＶＣ
Ｖａ′

＝
Ｖ －ＧＶＣ －Ｓ

Ｖａ′
＋
Ｖ －ＧＶＣ －Ｃ

Ｖａ′
（５）

ＧＶＣＰｔ －ｂ ＝
Y －ＧＶＣ
Y′

＝
Y －ＧＶＣ －Ｓ

Y′
＋
Y －ＧＶＣ －Ｃ

Y′
（６）

其中， ＧＶＣＰｔ－ ｆ 以一国特定部门 ＧＶＣ 活动的国内增加值占该部门所创造总增加值的份额表示， 体现

了该部门为跨国生产活动提供中间品的能力。 ＧＶＣＰｔ－ｂ 以一国特定部门进口中间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

和外国增加值占该部门最终品产值的份额表示， 体现了该部门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
（２）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 本文借鉴王等人 （２０１７） ［１７］ 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测度方法， 采

用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衡量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前向关联的 ＧＶＣ 生产长度指标

（ ＰＬｖ －ＧＶＣ ） 和基于后向关联的 ＧＶＣ 生产长度指标 （ ＰＬｙ －ＧＶＣ ） 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ＰＬｖ －ＧＶＣ ＝ ＰＬｖ －ＧＶＣ －Ｓ ＋ ＰＬｖ －ＧＶＣ －Ｃ ＝
Ｘｖ －ＧＶＣ －Ｓ
Ｖ －ＧＶＣ －Ｓ

＋
Ｘｖ －ＧＶＣ －Ｃ
Ｖ －ＧＶＣ －Ｃ

＝
Ｘｖ －ＧＶＣ
Ｖ －ＧＶＣ

（７）

ＰＬｙ －ＧＶＣ ＝ ＰＬｙ －ＧＶＣ －Ｓ ＋ ＰＬｙ －ＧＶＣ －Ｃ ＝
Ｘｙ －ＧＶＣ －Ｓ
Y －ＧＶＣ －Ｓ

＋
Ｘｙ －ＧＶＣ －Ｃ
Y －ＧＶＣ －Ｃ

＝
Ｘｙ －ＧＶＣ
Y －ＧＶＣ

（８）

式 （７） 中 ＰＬｖ －ＧＶＣ －Ｓ 和 ＰＬｖ －ＧＶＣ －Ｃ 分别表示前向关联简单 ＧＶＣ 活动的生产长度和前向关联复杂

ＧＶＣ 活动的生产长度， Ｖ －ＧＶＣ 表示包含在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 Ｘｖ －ＧＶＣ 表示包含在中间品出口

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引致的全球总产出。 式 （８） 中 ＰＬｙ －ＧＶＣ － Ｓ 和 ＰＬｙ －ＧＶＣ －Ｃ 分别表示后向关联简单

ＧＶＣ 活动的生产长度和后向关联复杂 ＧＶＣ 活动的生产长度， Y －ＧＶＣ 表示包含于进口中间品中的增加值，
Ｘｙ －ＧＶＣ 表示包含于进口中间品中的增加值在进口国形成的最终产出。

在此基础上，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 ＧＶＣＰＳ ） 的计算公式如式 （９） 所示， ＧＶＣＰＳ 的值越大， 说明

一国特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越接近上游， ＧＶＣ 分工地位就越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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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ＰＳ ＝
ＰＬｖ －ＧＶＣ

［ＰＬｙ －ＧＶＣ］ ′
（９）

２. 核心解释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政策背景下， 本文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

双重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开放进行诠释。 同时，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生产性服务业分类 （２０１５） 》①

对生产性服务业范围的界定， 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选取五类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研究， 分别为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 （ ＲＴＳ ）， 货物运输、 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 （ ＴＰＳ ）， 信息服务 （ ＩＳ ）， 金融服

务 （ ＦＳ ）， 生产性租赁服务和商务服务 （ ＬＢＳ ）。 用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 用生

产性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代表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 借鉴阿诺德等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４］的研究思

路， 本文运用完全消耗系数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率，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细分行

业层面的匹配。 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中国制造业受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影响的测度指标， 具体公式

如下：

ｓｅｒ＿ｉｎ ｊｔ ＝ ｌｎ∑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ｆｄｉｉｔ （１０）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 ｌｎ∑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ｏｆｄｉｉｔ （１１）

其中， ｉ 、 ｊ 和 ｔ 分别表示生产性服务业、 制造业和年份。 ｓｅｒ＿ｉｎ ｊｔ 表示 ｔ 年制造业 ｊ 受生产性服务业对外

开放 （引进来） 影响的测度指标，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表示 ｔ 年制造业 ｊ 受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开放 （走出去） 影响的测

度指标。 ｓｅｒ＿ ｆｄｉｉｔ 表示 ｔ 年生产性服务业 ｉ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 ｓｅｒ＿ｏｆｄｉｉｔ 表示 ｔ 年生产性服务业 ｉ 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 ｂｉｊ 表示完全消耗系数，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ｂｉｊ ＝ ａｉｊ ＋ ∑
ｎ

k ＝ １
ａｉkａkｊ ＋ ∑

ｎ

ｓ ＝ １
∑

ｎ

k ＝ １
ａｉｓａｓkａkｊ ＋ … （１２）

式 （１２） 中， 等式右侧第一项表示制造业 ｊ 对生产性服务业 ｉ 的直接消耗系数， 第二项表示第一轮间

接消耗， 依此类推， 第 ｎ ＋ １ 项表示第 ｎ 轮间接消耗。 根据上述核心解释变量构建的逻辑思路， 本文将

式 （１０） 中的 ∑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 ｆｄｉｉｔ 亦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对制造业 ｊ 的渗透， 并将式 （１１） 中的∑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ｏｆｄｉｉｔ 亦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 ＯＦＤＩ 对制造业 ｊ 的渗透。 为了探究∑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 ｆｄｉｉｔ 和∑

ｉ
ｂｉｊ × ｓｅｒ＿ｏｆｄｉｉｔ 的

演变趋势， 本文分别计算了样本期内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渗透的年均增长

率②， 如图 １ 所示。 其中， 就不同类别的制造业细分行业而言， 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对其渗透的年均增长率

均接近 ２０％， 生产性服务业 ＯＦＤＩ 对其渗透的年均增长率更是接近 ３５％。 上述典型特征与现实情况高度契

合。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中国致力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生产性服务业领域

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为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提供了坚实的

支撑。
３.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设置的控制变量包括： （１） 行业规模 （ ｓｉｚｅ ）， 用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

人数的对数表示； （２） 行业资本密集度 （ cａｐｉｔａｌ ）， 用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
其中固定资产净值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３） 行业研发强度 （ ｒｄ ）， 采

用各行业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进行衡量； （４） 行业国有化程度 （ cｏｎｔｒｏｌ ）， 用各

行业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表示； （５） 行业出口密度 （ ｅｘｐｏｒｔ ）， 用各行业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

４３

①

②

考虑到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 选取 《生产性服务业分类 （ ２０１５） 》 相比现行的 《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

（２０１９） 》 更为合适。
此计算过程所涉及数据的详细介绍请见后文的数据来源与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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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产值的比值表示； （６） 行业研发人力资本 （ ｈｕｍａｎ ）， 采用各行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对数进行

衡量。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品、服装、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造纸业和印刷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

15 20 25 30 35 40 45

FDI渗透

年均增长率/%

0FDI渗透

图 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渗透的年均增长率

４.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实证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 ｓｅｒ＿ｏｆｄｉｉｔ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统计公报》， ｓｅｒ＿ ｆｄｉｉｔ 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 《中国统计年鉴》。 测算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

数、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和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版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 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为相关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

济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和 《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 计算完全消耗系数所使用的原始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 《中国投入产出表》。 需要说明的是， 在具体应用中， 基于 ２００７ 年 《中
国投入产出表》 计算得到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所采用的完全消耗系数， 基于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投入产出表》 计算

得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所采用的完全消耗系数。 同时， 由于国内对制造业行业分类与 ＷＩＯＤ 数据库对制造业

行业分类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对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了合并和调整， 以使国内的制造业分类与 ＷＩＯＤ 的制

造业分类相匹配， 最终得到 １２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①。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各解释变量的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解释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远小于 １０， 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全部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ＬＬＣ 检验、 ＩＰＳ 检验和 Ｆｉｓｈｅｒ ｔｙｐｅ 检验） 结果均拒绝存在单

位根的原假设， 说明本文的数据是稳健的②。

５３

①

②

本文所考察的 １２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分别为：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纺织品、 服装、 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业， 木材加工及木、
竹、 藤、 棕、 草制品业， 造纸业和印刷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化学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

属制品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 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业。
限于篇幅， 文中未报告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和单位根检验结果，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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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Ｐｔ － ｆ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 ０. １５９ ２ ０. ０６１ ５ ０. ０４５ １ ０. ２７７ ３

ＧＶＣＰｔ －ｂ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０. １９５ ８ ０. ０６５ ８ ０. ０７４ ３ ０. ４１０ ２

ＧＶＣＰＳ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０. ９６２ ８ ０. １７８ ８ ０. ７５９ １ １. ４８５ ８

核心解释变量 ｓｅｒ＿ｉｎ 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

指数

１１. ０００ ４ ０. ６４０ ６ ９. ８１２ ０ １２. １８９ ９

ｓｅｒ＿ｏｕｔ 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

指数

１３. ４４３ ９ １. ０９６ ７ １１. ５９７ ３ １５. ２４７ ４

控制变量 ｓｉｚｅ 行业规模 １５. ２２５ ７ ０. ７９７ ７ １３. ４２９ ４ １６. ４４３ １

cａｐｉｔａｌ 行业资本密集度 １７. ０３２ ２ １３. ６３６ ３ ４. ０９１ ７ ７４. ６６５ １

ｒｄ 行业研发强度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００４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６ ５

cｏｎｔｒｏｌ 行业国有化程度 ０. １２０ ４ ０. １０７ ５ ０. ０１３ ９ ０. ４３８ ３

ｅｘｐｏｒｔ 行业出口密度 ０. １６０ ８ ０. １８３ ６ ０. ００９ ７ １. ３３０ ４

ｈｕｍａｎ 行业研发人力资本 １０. ６２５ ７ １. ４４６ ８ ６. ３４７ ４ １３. ０９１ ６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报告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生产

性服务业引进来的视角来看， ｓｅｒ＿ｉｎ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

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 提升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通过比较列 （１） 和列 （３）
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 ｓｅｒ＿ｉｎ 对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 ＧＶＣ 后向参与的促进作

用。 从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视角来看， 对于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和 ＧＶＣ 分工地位， ｓｅｒ＿ｏｕｔ 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列 （４） 的回归结

果显示， ｓｅｒ＿ｏｕｔ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对制造业 ＧＶＣ 后向参与具有较为显著的

抑制作用。 由列 （５） 和列 （６） 的回归结果可知，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了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并且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相比，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
前文为理解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揭示和剖析可能引致上述研究发现的潜在原因。 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 生产

性服务业引进来将会不断增加国内市场的外国生产性服务供给， 而外国生产性服务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

嵌入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过程， 所以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在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同时， 也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 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开放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不仅有

利于持续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而且能够为进一步培育和形成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的

国际竞争新优势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既能够推动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也有助于

制造业摆脱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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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ｉｎ ０. ０９８ ４∗∗∗ ０. ０６５ ２∗∗∗ ０. １８７ ５∗∗∗

（５. １３２ ９） （４. ８２６ ７） （７. ２４０ ３）

ｓｅｒ＿ｏｕｔ ０. ２１４ ５∗∗∗ －０. １０６ ８∗∗∗ ０. ２７３ ９∗∗∗

（５. ８５７ １） （－５. ４１５ ９） （７. ９５１ 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０６５ ３∗∗∗ ０. ０８２ ６∗∗∗ ０. ０４３ ９∗∗∗ －０. ０７０ ４∗∗∗ ０. ２９４ ６∗∗∗ ０. ３５１ ７∗∗∗

（４. ８６４ ７） （５. ０９３ ２） （４. ２７５ ０） （－４. ６５２ ９） （５. ８７１ ２） （６. １４０ ９）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Ｒ２ ０. ８９０ ５ ０. ８９９ ７ ０. ８２５ ４ ０. ８４２ ９ ０. ８６１ ５ ０. ８７２ ３

　 　 注： 列 （１）、 列 （３） 和列 （５） 均为 ｓｅｒ＿ｉｎ 的回归结果， 列 （２）、 列 （４） 和列 （６） 均为 ｓｅｒ＿ｏｕｔ 的回归结果， 表 ３—表 ５ 同。 括号

内为 ｔ 值。∗、∗∗、∗∗∗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结果使用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基于内生性问题处理的稳健性检验

虽然前文的研究结果已经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但是仍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有助于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

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也可能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从而影响生产

性服务业的 ＦＤＩ 和 ＯＦＤＩ。 为了尽可能克服上述内生性问题， 借鉴 格 罗 夫 斯 等 （ Ｇｒｏｖｅｓ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２９］ 、 李静和楠玉 （２０１９） ［３０］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 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 ｓｅｒ＿ｉｎ 作为 ｓｅｒ＿ｉｎ 的工具

变量， 选取滞后一期的 ｓｅｒ＿ｏｕｔ 作为 ｓｅｒ＿ｏｕｔ 的工具变量， 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２ＳＬＳ） 法进行回归。
表 ３ 报告了基于内生性问题处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各回归模型的不可识别检验 （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结果均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的问题。 各回

归模型的弱工具变量检验 （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 －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结果大于斯托克 －约戈 （ Ｓｔｏｃｋ －
Ｙｏｇｏ） 的弱工具变量检验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

问题。 上述各项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表明，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和有效的。 基于内生性问题处

理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从而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

健性①。

７３

① 此外， 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经验研究产生的干扰， 在借鉴勒贝尔 （Ｌｅｗｂｅｌ， １９９７） ［３１］ 的思路和做法的基础上， 本文采

用如下方式构建相应的工具变量： ｓｅｒ＿ｉｎ＿ｉｖｊｔ ＝ （ ｓｅｒ＿ｉｎ ｊｔ － ｓｅｒ＿ｉｎ ｊｔ） ３， ｓｅｒ＿ｏｕｔ＿ｉｖｊｔ ＝ （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３。 其中， ｓｅｒ＿ｉｎ ｊｔ 表示 ｓｅｒ＿ｉｎ ｊｔ 的平均

值，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表示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的平均值。 在上述工具变量通过有效性检验后，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限于篇幅， 具体回

归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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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基于内生性问题处理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ｉｎ ０. １０５ ２∗∗∗ ０. ０５９ ７∗∗∗ ０. １８２ ９∗∗∗

（５. ２２０ ３） （４. ７５４ ８） （７. １３９ １）

ｓｅｒ＿ｏｕｔ ０. １９５ ７∗∗∗ －０. １１０ ９∗∗∗ ０. ２６８ ２∗∗∗

（５. ８０３ ５） （－５. ４７２ ６） （７. ８７２ 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５１. ０２６ ４７. ９５９ ５１. ０２６ ４７. ９５９ ５１. ０２６ ４７. ９５９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０６. ９７３ １１２. ４２５ １０６. ９７３ １１２. ４２５ １０６. ９７３ １１２. ４２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ｓｅｒ＿ｏｐｅｎ＿ｉｖ ０. ８６５ ２∗∗∗ ０. ８９２ ７∗∗∗ ０. ８６５ ２∗∗∗ ０. ８９２ ７∗∗∗ ０. ８６５ ２∗∗∗ ０. ８９２ ７∗∗∗

（９. ６２９ ５） （９. ８４６ ８） （９. ６２９ ５） （９. ８４６ ８） （９. ６２９ ５） （９. ８４６ ８）

　 　 注： ［］ 内为不可识别检验的 Ｐ 值， ｛｝ 内为斯托克－约戈弱工具变量检验 １０％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ｓｅｒ＿ｏｐｅｎ＿ｉｖ 表示本文选取的 ｓｅｒ＿ｉｎ

或 ｓｅｒ＿ｏｕｔ 的工具变量。

２. 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

行分析。 广义矩估计 （ＧＭＭ） 方法可以实现对动态面板模型较为有效的估计， 而系统广义矩估计 （ＳＹＳ－
ＧＭＭ） 方法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 ＧＭＭ 估计， 能够提高估计的效率。 因此， 本文

采用两步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对所建立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回归。 由表 ４ 可知， 各回归模型扰动项的一阶差分

存在一阶自相关， 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说明所有回归模型的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汉森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结果表明， 各回归模型的工具变量有效； 沃尔德 （Ｗａｌｄ） 检验结果拒绝了解释变量系数为零的原假设，
表明模型设定合理。 上述各项检验结果表明， 应用两步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是一致和有效的。
基于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总体上保持一致， 再次证实了本文的基准

回归结果是可靠且稳健的。

表 ４　 基于 ＳＹＳ－ＧＭＭ 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ｉｎ ０. ０８７ ７∗∗∗ ０. ０６１ ４∗∗∗ ０. １７９８∗∗∗

（５. ０６８ ５） （４. ７８３ ９） （７. ０５７ ２）

ｓｅｒ＿ｏｕｔ ０. ２０５ ３∗∗∗ －０. １００ ７∗∗∗ ０. ２７０ １∗∗∗

（５. ８２９ ４） （－５. ３６１ ８） （７. ９２３ ７）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０. ００９ １ ０. ００９ ６ ０. ００７ ９ ０. ００８ ３ ０. ０２４ ２ ０. ０２４ ９

（０. ６４０ ８） （０. ６４２ ５） （０. ５９２ １） （０. ５９３ ０） （０. ８１５ ３） （０. ８１６ ８）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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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变量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ＡＲ （１） 检验 －９. ３６ －９. ４７ －８. ７５ －８. ９１ －１１. ６２ －１１. ７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 ＡＲ （２） 检验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２４ －０. １９ －０. ０９ －０. ０５

［０. ８７０］ ［０. ８９８］ ［０. ８１３］ ［０. ８４６］ ［０. ９２６］ ［０. ９６１］

Ｈａｎｓｅｎ 统计量 ２３. ７１ ２３. ６５ ２４. ３２ ２４. ２５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２

［０. ９５７］ ［０. ９６２］ ［０. ９４１］ ［０. ９４８］ ［０. ９８５］ ［０. ９８９］

Ｗａｌｄ 检验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 内为 Ｚ 值， ［］ 内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Ｐ 值。 表 ５—表 ７ 同。

３. 基于指标替换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对回归结果展开稳健性检验。 借鉴库普曼等 （２０１０） ［１３］ 对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的度量方法， 本文运用式 （１３） 对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进行测算。 其中， ＧＶＣＰｔ － ｆ 和 ＧＶＣＰｔ －ｂ
分别是前文所述的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和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 本文将 ＧＶＣＰｗ 作为稳健性检验中的被

解释变量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Ⅱ， ＧＶＣＰｗ 的值越大， 表示一国特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越接近上游。
由于 ＧＶＣＰｗ 不受纯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 与库普曼等 （２０１０） ［１３］的指标相比， 该指标对于 ＧＶＣ 分工地位

的测度更为客观。
ＧＶＣＰｗ ＝ ｌｎ（１ ＋ ＧＶＣＰｔ － ｆ） － ｌｎ（１ ＋ ＧＶＣＰｔ －ｂ） （１３）

同时，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数和前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的值越大， 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国特

定部门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 而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和后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的值越大， 均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一国特定部门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 因此， 本文将前文所述的前向关联

生产链长度指数 ＰＬｖ －ＧＶＣ 和后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 ＰＬｙ －ＧＶＣ ， 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前向参与度指

数和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后向参与度指数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表 ５ 报告了基于指标替换的稳健性检验回归

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依然与上文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和稳

健的。

表 ５　 基于指标替换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前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 后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ｉｎ ０. １３２ ７∗∗∗ ０. ０８９ ２∗∗∗ ０. １６５ ８∗∗∗

（５. ８７１ ９） （５. １７６ ４） （４. ４２０ ７）

ｓｅｒ＿ｏｕｔ ０. ２２８ ４∗∗∗ －０. １５３ ６∗∗∗ ０. ２６０ ３∗∗∗

（６. ７９２ ５） （－６. ２０５ ８） （４. ８６３ 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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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变量
前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 后向关联生产链长度指数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０. ６１７ ９∗∗∗ ０. ８４３ ７∗∗∗ ０. ３１５ ２∗∗∗ －０. ７０２ ４∗∗∗ ０. ０１２ ５∗∗∗ ０. ０１９ ８∗∗∗

（４. ５９２ ６） （５. ７２３ ９） （４. ９７０ ４） （－５. ３５１ ８） （４. ２９３ ２） （４. ７８２ １）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Ｒ２ ０. ８５７ ２ ０. ８７９ ６ ０. ８０８ ４ ０. ８３１ ５ ０. ８９０ ２ ０. ８９７ ７

（三） 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作为被解释变量， 进一步从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 剖析不同类别生

产性服务业的双向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每一类别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
本文构建了相对应的与制造业关联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指数。 表 ６ 和表 ７ 分别报告了基于细分生

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总体来看， 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其他生产性服务相比， 货物运输仓储

和邮政快递服务 （ＴＰＳ） 的双向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弱， 可能的原因是货物运输仓储和

邮政快递服务的知识信息含量和服务增加值相对较低， 信息和知识外溢效应的发挥较为有限。 研发设计

与其他技术服务 （ＲＴＳ）、 信息服务 （ ＩＳ）、 金融服务 （ＦＳ）、 生产性租赁服务和商务服务 （ＬＢＳ） 的双向

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较大， 尤其是 ＲＴＳ 和 ＩＳ 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主要原因在于， 这

些生产性服务属于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 普遍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和科技创新活跃的特征， 在提高制造

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从而有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

提升。

表 ６　 基于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ＲＴＳ ＴＰＳ ＩＳ ＦＳ ＬＢＳ

ｓｅｒ＿ｉｎ＿ＲＴＳ ０. ３７２ ５∗∗∗

（８. ７９４ ２）

ｓｅｒ＿ｉｎ＿ＴＰＳ ０. ００１ ３∗∗

（２. ３３５ ８）

ｓｅｒ＿ｉｎ＿ＩＳ ０. ２９９ ７∗∗∗

（８. １２６ ４）

ｓｅｒ＿ｉｎ＿ＦＳ ０. １４７ ５∗∗∗

（６. ５６２ ９）

ｓｅｒ＿ｉｎ＿ＬＢＳ ０. ０８５ ４∗∗∗

（５. １０９ 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４５７ ９∗∗∗ ０. １０２ ７∗∗∗ ０. ３９５ １∗∗∗ ０. ２１８ ２∗∗∗ ０. １７６ ７∗∗∗

（６. ５８６ ２） （４. ５６９ １） （６. ３５２ ０） （５. ７１４ ６） （５. ３２０ ８）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Ｒ２ ０. ８９１ ８ ０. ８２０ ５ ０. ８８５ ２ ０. ８５９ ４ ０. ８４８ ６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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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基于细分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ＲＴＳ ＴＰＳ ＩＳ ＦＳ ＬＢＳ

ｓｅｒ＿ｏｕｔ＿ＲＴＳ ０. ３２１ ８∗∗∗

（８. ２６０ ７）

ｓｅｒ＿ｏｕｔ＿ＴＰＳ ０. ００５ ２∗∗∗

（４. ６４３ ９）

ｓｅｒ＿ｏｕｔ＿ＩＳ ０. ４８３ ５∗∗∗

（９. ３６２ １）

ｓｅｒ＿ｏｕｔ＿ＦＳ ０. ２０４ ９∗∗∗

（７. ４１３ ７）

ｓｅｒ＿ｏｕｔ＿ＬＢＳ ０. １８９ ３∗∗∗

（７. ２８５ 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４０１ ６∗∗∗ ０. １０８ ２∗∗∗ ０. ７２６ ０∗∗∗ ０. ３１５ ４∗∗∗ ０. ２９４ １∗∗∗

（６. ３５２ ９） （４. ８５０ ７） （７. １４２ ５） （５. ９４３ ６） （５. ８１７ ３）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Ｒ２ ０. ８８０ ５ ０. ８４３ ６ ０. ９０１ ２ ０. ８６７ ４ ０. ８６０ ３

五、 进一步研究

前文已证实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引

进来和走出去是否会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生产率的渠道， 进而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为此， 本文测算了样本期内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分别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视角， 进一步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ＧＶＣ ｊｔ ＝ δ０ ＋ δ１ ｓｅｒ＿ｏｐｅｎ ｊｔ ＋ δＸ ｊｔ ＋ 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ε ｊｔ （１４）
ｓｅｒ＿ｔｆｐ ｊｔ ＝ γ０ ＋ γ１ｓｅｒ＿ｏｐｅｎ ｊｔ ＋ γＸ ｊｔ ＋ 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ε ｊｔ （１５）

ＧＶＣ ｊｔ ＝ ω０ ＋ ω１ｓｅｒ＿ｏｐｅｎ ｊｔ ＋ ω２ｓｅｒ＿ｔｆｐ ｊｔ ＋ ωＸ ｊｔ ＋ ｙｅａｒ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ε ｊｔ （１６）
其中， 式 （１４） 为中介效应基准回归模型。 ＧＶＣ ｊｔ 表示前文所述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指数Ⅰ。 在生产性服

务业引进来的视角下， ｓｅｒ＿ｏｐｅｎ ｊｔ 表示前文所述的 ｓｅｒ＿ｉｎ ｊｔ ； 在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视角下， ｓｅｒ＿ｏｐｅｎ ｊｔ 表示

前文所述的 ｓｅｒ＿ｏｕｔ ｊｔ 。 中介变量 ｓｅｒ＿ｔｆｐ ｊｔ 表示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其他变量及其

含义与前文所述相同。 借鉴姚战琪 （２００９） ［３２］、 王恕立和胡宗彪 （２０１２） ［３３］ 的研究计算中介变量 ｓｅｒ＿ｔｆｐ ｊｔ ，
本文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曼奎斯特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法， 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测算①。 该方法无须设定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 并且能够实现对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较为细致

的分解。 在测算得到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后， 进一步采用前文所述的方法进行处理和计算，
最终得到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ｓｅｒ＿ｔｆｐ ｊｔ 。 表 ８ 分别报告了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

出去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１４

① 限于篇幅， 文中未报告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测算过程， 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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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８ 中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具体分析如下： 列 （２） 的回归结果显示，
ｓｅｒ＿ｉｎ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显著促进了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

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列 （３） 的回归结果， 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对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ｓｅｒ＿ｉｎ 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 并且与列 （１） 的回归结

果相比， ｓｅｒ＿ｉｎ 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 同时， 列 （３） 的中介效应检验 （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１ 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２） 结果表明， ｓｅｒ＿ｉｎ 通过提高 ｓｅｒ＿ｔｆｐ 进而提升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中介效应

显著存在， 并且这一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０. ０４７ ２，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０. ２５１ ８。 综上所述， 生产性服务

业引进来通过提高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进而促进了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由此证实了本

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１。
根据表 ８ 中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具体分析如下： 列 （５） 的回归结果显示，

ｓｅｒ＿ｏｕｔ 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显著促进了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列 （６） 的回归结果， 与制造业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显著促进了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ｓｅｒ＿ｏｕｔ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并且与列 （４） 的回

归结果相比， ｓｅｒ＿ｏｕｔ 的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 同时， 列 （６） 的中介效应检验 （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１ 和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２） 检验结果表明， ｓｅｒ＿ｏｕｔ 通过提高 ｓｅｒ＿ｔｆｐ 进而提升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

地位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 并且这一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０. ０７５ ２，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０. ２７４ ５。 综上所

述，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也能够通过提高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促进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由

此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２。

表 ８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的机制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ｅｒ＿ｉｎ ０. １８７ ５∗∗∗ ０. ２９７ １∗∗∗ ０. １４０ ３∗∗∗

（７. ２４０ ３） （８. ５１６ ８） （６. ３０５ ６）

ｓｅｒ＿ｏｕｔ ０. ２７３ ９∗∗∗ ０. ３５９ ４∗∗∗ ０. １９８ ７∗∗∗

（７. ９５１ ６） （９. ２８５ ７） （７. ３３９ １）

ｓｅｒ＿ｔｆｐ ０. １５８ ９∗∗∗ ０. ２０９ ２∗∗∗

（５. ３９１ ２） （５. ７１０ 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２９４ ６∗∗∗ －１. ３０１ ４∗∗∗ ０. ３２７ ５∗∗∗ ０. ３５１ ７∗∗∗ －１. ５１８ ２∗∗∗ ０. ４１５ ９∗∗∗

（５. ８７１ ２） （－７. ９５８ １） （６. ０１３ ７） （６. １４０ ９） （－８. ４９７ ３） （６. ４２３ ６）

样本量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１３２

Ｒ２ ０. ８６１ ５ ０. ９２８ ９ ０. ８７９ １ ０. ８７２ ３ ０. ９４０ ２ ０. ８９３ ５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０. ０４７ ２∗∗∗ ０. ０７５ ２∗∗∗

［５. ３６４］ ［５. ６１８］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１ ０. ０４７ ２∗∗∗ ０. ０７５ ２∗∗∗

［５. ３６２］ ［５. ６１５］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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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变量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的机制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的机制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Ｇｏｏｄｍａｎ 检验 ２ ０. ０４７ ２∗∗∗ ０. ０７５ ２∗∗∗

［５. ３６６］ ［５. ６２１］

中介效应 ０. ０４７ ２ ０. ０７５ ２

中介效应 ／ 总效应 ０. ２５１ ８ ０. ２７４ ５

　 　 注： 列 （１） 和列 （４） 分别为模型 （１４） 的回归结果， 列 （２） 和列 （５） 分别为模型 （１５） 的回归结果， 列 （３） 和列 （６） 分别为

模型 （１６） 的回归结果。 （） 内为 ｔ 值， ［］ 内为相应检验统计量的 Ｚ 值。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国服务业开放的重要领域， 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是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升级的关键举措。 本文基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系统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

双向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 后向参与和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１） 从总体上看，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了制造业 ＧＶＣ 升级， 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

更大。 （２） 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对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 其中， 生产性服

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 ＧＶＣ 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 ＧＶＣ 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

走出去提升了制造业 ＧＶＣ 的前向参与， 抑制了制造业 ＧＶＣ 的后向参与。 （３） 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

检验发现， 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 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 ＧＶＣ 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４）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的生产率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

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 促进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在深化服务领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为更好地发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

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 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 放宽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

准入， 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不断激发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活力， 提升制造业所使用生产性服务要素的

质量， 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
第二， 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内开放， 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 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企

业走出去，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增强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 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性服务的技术水平和服务效率， 持续推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第三， 加快培育和形成中国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大以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

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双向开放的力度， 不断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制造

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 协同发展， 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国际竞争力， 从

而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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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Ｄ［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１９９７，６５（５）：１２０１－１２１３.
［３２］姚战琪 . 生产率增长与要素再配置效应：中国的经验研究［Ｊ］. 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４４（１１）：１３０－１４３.
［３３］王恕立，胡宗彪 .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Ｊ］. 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４７（４）：１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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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ＺＨＡＮＧ Ｚｉｈａｏ１，ＹＡＯ Ｚｈａｎｑｉ２

（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ＧＶ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ｉｒｓｔ，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ｔｈｅ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Ｔｈｉｒ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Ｒ＆Ｄ，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Ｆｏｕｒｔｈ，ｂｏｔｈ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ｂ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
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
ｌｅｃ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ｉｒ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Ｆｏｕｒｔ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ｇｏ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Ｖ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Ｒ＆Ｄ，ｄｅ⁃
ｓｉｇ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责任编辑： 姜　 莱； 蒋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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